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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冬天街边特有的风景：
卖麻糖、烤红薯和糖葫芦的小摊。

这样的风景从小到大都有，
卖麻糖烤红薯的人形象没变，但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童年最好吃的零食就是糖果，
冬天多了一道好吃的——麻糖。

爷爷带我上街的时候 ，会给
我买麻糖，那种长的，白色的，还
有圆球状白色的。买的最多的是
圆球状的麻糖，因为长的，爷爷还
买不起。

卖麻糖的人好像统一装束似
的，黑棉袄，操着手 ，木盘子里放
着一排排的白色麻糖，和着冬日的
寒风，大声地叫卖，声音能传好远。

中午暖和的时候 ，十字街卖
麻糖的跟前会聚集一堆人，他们
在玩打麻糖游戏。打麻糖是那个
时候一项消遣时光的休闲娱乐游
戏。冬天冻的嘎嘣脆的麻糖，两个
放在一起 ，轻轻一碰就断开了，数
里面的空心多少 ，决一胜负，赢了
的就可以白拿多少麻糖。

我不关注打麻糖人的哄笑，我
的眼睛只盯着白色的麻糖——那每
年冬天特有的美味，我期待已久。

爷爷买了几块圆麻糖，递给
我，他慢慢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
把麻糖放在嘴里一咬，嘎嘣脆的
麻糖就散开来，落了一嘴 ，也有
崩落到衣服上的，用手捡起来，一
点不浪费地放进嘴里。麻糖一边
粘牙一边把它的甜腻美味融入味
蕾，融入记忆。

这个甜味 ，就如奶奶在家用
铁锅熬制的糖心菜是一个味道，

甜的香甜，甜的香糯，甜的粘牙，
甜的整个嘴里都是美好的甜了。

平时吃麻糖的时候不多，小
时候那也是奢侈品，但到了腊月
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吃麻糖变
得理所当然起来。这一天，相传
要吃麻糖，这样就可以粘住灶王
爷的嘴 ，让他上天汇报工作的时
候，好话多说，坏话少说。

小年的早上，第一天买好的
麻糖就放在院窗台上冻着，早上
拿回来，硬邦邦的，凉凉的，每个
人至少可以分到一根，也可以粘
上熟豆面吃 。粘上熟豆面吃 ，更
有味道，熟豆面的豆香味伴着麻
糖的甜味，也是一道年味。

小学的时候，每到冬天，校门
口就有一个卖黑麻糖的阿姨，她很
美丽 ，但不苟言笑，她的身影却是
我放学后努力追寻的对象 ，如若
哪天看不到就会失望一整天。

每天上学拿几分钱，最多是
五分钱，放学直奔卖麻糖的阿
姨 ，她放在自行车白色的木箱旁
围满了买麻糖的学生，一个个黑
黑的小手递过去亮晶晶的硬币，
阿姨熟练地接过硬币，“叮当”一
声放在麻糖旁边的小铁盒里，看
钱多少估算着掰一块相应的黑麻
糖递过去。五分钱可以买很大一
块 ，差不多有半个手掌大，我能
一直吃回家。要是二分钱的话，
就掰一小块，大约两个指头大，我
需要舔着走回去 ，这样路上才会
一直有甜味滋润，上学便成了一
件愉快的事情了。

冬日的暖阳 ，暖阳下边走边

吃的我，连同那条曲里拐弯的小土
路，是童年放学路上的唯美剪影。

要是哪天阿姨不来，回家路就
会变得漫长，脚步也会变得沉重。

春去秋来 ，长大的我，冬天
不再吃麻糖了，偶有看见卖麻糖
大爷不动心了，我的心被另一些
东西引领，它早跟着跑了。

小年早上吃麻糖的习俗我也
忘了，好久便不与麻糖亲近了。

这个初冬还没有下雪，但天
气已经很冷了，我一般天黑了就
不出去了。今天，我给汽车轮胎
打气，等师傅等得久了，天就黑下
来了，我开车回家的时候，经过
小区门口的一个幼儿园，门口挤
满了小贩：有卖气球的，有卖玩具
的，有推销课程的，有卖糖葫芦，
烤红薯的，还有卖麻糖的。

这样的气氛渲染到位，我童
年的记忆被唤起 ，突然嘴就馋起
来了，我想吃麻糖了。

匆匆把车停好，我跑回来对
卖麻糖的男子说买五根麻糖。“五
根啊，能吃了吗？ 回家一会儿就
化了。”他嘴里说着手里已经给
了我五根麻糖，白色的小塑料袋
子里躺着的五根麻糖都归我了。

多么奢侈呀！这都是一整根
麻糖，自己挣钱以来，竟然没有豪
爽地买过麻糖，满足一下小时候
的欠缺。与此同时，我还买了糖
葫芦和烤红薯。

今天的晚饭就是烤红薯了，
然后把麻糖细细品味，还是那个
味道，甜到满口，甜到记忆里的味
道，爷爷一摇一摆走路的形象就

闯入了脑海，小时候十字街热闹
的画面也闯入了脑海 ，幼年我小
小的身影也就闯入了脑海，我的
眼睛湿润了。“爷爷”，我轻轻叫出
了声，多少年了，再没有喊过这个
词汇了，爷爷，走了多少年了，尘
封的记忆被一口麻糖带出 ，我想
起时光已过去了很久。

匆忙中 ，时光就走了，我也是
老之将至了，麻糖的生命力依然顽
强，在校门口又托起一代人的记忆。

九岁儿子放学回来 ，一进门
我就激动地指着麻糖说 ：“看，什
么好吃的？”他看了一眼，说不认
得，然后拿起吃了一口说太甜，粘
牙，不好吃。

是的，暖气太热，麻糖已经
化了，没有嘎嘣脆和冷香味了。
麻糖 ，需在爷爷身后，就着冷风
吃才有味道；麻糖，需在自己购买
到的放学路上吃才有味道。

儿子说他还是吃巧克力吧，他拿
了几块圆形黑色巧克力做作业去了。

麻糖不该是每个孩子童年的
记忆吗？也许，这些年我过的太
匆匆，忽略了路边的麻糖，忘记了
给儿子买麻糖，让他童年的味蕾
里没有了麻糖的记忆。

但是，我有，感谢爷爷对我的
宠爱，让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记
忆。我依然坐着，咀嚼着我的麻
糖，它变软了 ，不是嘎嘣脆了，一
咬就拉很长，我的脖子不得不跟
着它的长度伸长，我满口嚼着，它
粘牙，我来回在嘴里倒腾 ，它的
甜香味就在满嘴弥漫，我的脑海
被翻出童年美好的味道 ，此刻
我是幸福的，整个身心都回到了
童年时光。只是我发现吃完后
我牙疼，原来，我已老到不能吃
甜东西的时候了。

晚上，我把剩下的麻糖开窗户放
在外面，等冻了再吃，再咀嚼一下美
好的童年时光，也是一种治愈。

麻麻 糖糖
□樊海霞

周末，我收拾地下室，里面有十多张木头
桌椅，还有装修了新房的木头板子。这些木头
对于我没有用处，若是当柴烧，绝对是好柴。

想到城郊的一个学生租的平房，她奶奶
说冬天烧炉子，最难找的是烧柴。我将木头
板子捆好，给她奶奶打了电话。阿姨一听，连
说了好几个谢谢并说一会儿就来。

正在收拾的时候，楼下装修办公室的师
傅走了过来。他看着我手中的木头板子，问
我：“是不拿回家当柴烧？”我把阿姨要来取柴
告诉了他。

不一会儿，阿姨推着辆小推车来了，一看我在门
口码的桌凳，犯了愁，车小柴多，恐怕很难推回去。

那师傅拿着个锤子和一根绳子，笑着说：
“这活，你们干不了，我来！”说着，他把桌凳卸
开，我和阿姨按长短把木头归置好，师傅放整
齐后捆了一大捆，固定稳当后，推起车试了
试，说：“没问题。老人家推慢点。”

他拿起工具正往回走时，又停了下来，
说：“我也有一些木料，老人家，明早能过来
吗？”那位阿姨听了，一个劲儿地说能来。

正在铺地板砖的师傅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笑着说“这人到处做好事。我们叫他老好人。”

第二天一大早，师傅拉来了一捆木头，还
十分细心地锯成了小块。正说着，阿姨来
了。她看到那一捆整齐的木头，眼睛亮了起

来，拿起一块，放在手中掂量了一下，然后笑
着说好木头啊！这可耐烧了！

一阵寒风吹过，我心中却涌起一股暖意。
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传递着爱和温暖。我看到了冬日阳光下
的温暖，那是一种无私的付出，一种真诚的帮
助。我想，这就是生活的美好吧，这就是我们
应该珍惜的东西。

“善良的心灵并非漫山遍野，但也如点点繁
星照亮黑夜。会有人似暖阳，穿过寒流，刺破黑
暗，给予你希望。”生活中遇见的点点滴滴的温
暖，在我心中汇聚成了一轮暖阳。我会带着这份
温暖，尽微薄之力，去点亮他人心中的太阳。

冬日小暖
□田雪梅

迎大雪，到村庄，河岸雾茫茫。
昏鸦寒树实难藏，谁与说沧桑。

过草滩，还柳径，塞上吹风遒
劲。此间有待客流连，相约看铺筵。

喜迁莺·大雪
□刘萍萍

风中雪舞诚潇洒，铺天盖野。
千株雕塑，万楼妆砌，玉成新画。

俗尘谁见，静听簌簌，不期高
雅。气犹疏朗，景还酝藉，任情流泻。

贺圣朝·塞上初雪
□司红霞

冷气寒潮塞上流，诗花绽放好消愁。
高歌一曲红梅赞，化尽雪冰春水柔。

仲冬抒怀
□刘科

仲冬有寄
□王秉权

万木霜天落叶残，几多愁绪寄风寒。
心中不减童年愿，期盼隆冬雪覆栏。

无风嘶吼聚寒鸦，有雪妆成一树花。
欲酿春心消冷寂，不须愁记又年加。

冬日感怀
□韩春芳

时光就像犁地
不由分说
翻出一些新泥
带走一些有芬芳的回忆

我也会离开一些人
会被时光耕种
过去的不可逆转
站在当下往前看
那一苗苗生命的青草
火焰一般燃烧
你经过时
会于无声处
听到最华美的咏叹

与青春挥手

生猛与好奇
与青春痘一起疯长
它们爬出藤蔓
仿佛一夜间
就延伸到花墙的边边角角

在无知无畏中
好不容易躲过那么多风雨
侥幸一路迟缓而未犹疑
好不容易把自己酿成白茶
怎舍得
怎舍得
再重新回归
毛绒绒与绿油油的旧天气

在人间（外一首）

□小 雅

《《雪舞长城雪舞长城》》 史振宇史振宇 摄摄

旧月在，故人非，难报寸心微。
一年花契换风嘶，多累首空回。

山何限，途悠远，往事雪痕云
片。检寻情素鬓先衰，清事莫相违。

喜迁莺·有忆

□师红儒

凭栏迥眺群山远。漫天霜霰。
关原苍莽，旷然寥廓，恍生离怨。

光阴流转，浑然旧梦，险峰连
绻。雁门迢递，雪飞云路，风情零乱。

贺圣朝·雁门雪
□王建中


